
第六讲《论加尔主义与未来》

我这次讲座的主要目的是要纠正那种把加尔文主义只看着是教义上、教会

里的一个运动的错误观念。

加尔文主义并非只停留在教会事务上，而是扩展为一个生活体系；不仅仅

倾全力建立一套教义，并且创造出一个世界观。它不但在过去，在今天也仍然满

足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人类生活的每一层面的需要。它将把我们的基督教信

仰提升到一个最壮丽的属灵境界；它创立了一整套教会秩序，这套教会秩序成为

联邦制政体的胚胎；它已经被证明是科学的守护天使；它解放了艺术，促成了欧

洲和美国的立宪体制；它鼓励、刺激了工业、农业、商业和航海业；它在人们的

家庭生活、家庭关系上刻下了鲜明的基督教之印；它以自己的纯洁道德标准提升

了社会道德；它以其各方面的影响力在教会、政府、社会和家庭里形成了一个根

本性的哲学理念，这种理念完全出于加尔文主义的主导原则。

以上这些事实，排除了那种把荷兰加尔文主义者以及美国清教徒移民先父

的后代不得不照抄前人的观念。这种观念把加尔文主义视为已作古的化石。正相

反，我们这些后人要做的是，根据我们现代生活的实际，按照未来时代的要求回

到那棵活的加尔文主义大树的根上去，浇水、修剪使得它重新萌芽，再次绽放出

绚丽的花朵。

这就是我最后一讲的主题“未来需要加尔文主义有新的发展”。未来的前景

如何，我们今天尚不明了，这一点，每一个学社会的人都承认。我不认为我们已

以经到了全面的社会崩溃边缘。然而当今时代的种种迹象的确令人难以乐观。

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一年胜过一年。哪怕是最大胆的人也

无法想象未来半个世纪里人类在这方面的成就。随着这一发展，人们的生活舒适

程度正在不断地提高。各国间事务与交流在不断地加快和扩展。一直沉睡着的亚

洲、非洲渐渐地发现自己被卷入生活日益变化的大圈子里去。随着体育运动和卫

生习题的日益普及，我们在身体上比上一代更加健壮，活得也更长。在与疾病的

斗争中，外科手术的成果令我们赞叹不已。

简言之，在物质生活方面，未来向我们展现了一派光明前景。但人并不会



因此而满足，有思想的头脑是无法压制人心的思虑与担忧的。无论你把物质生活

看得多重要，它们是无法满足我们作为人而存在的全部需要的。作为一个人，作

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的个人生活是无法靠着物质的舒适，因着身体的安逸活

下去的，而是靠灵性（精神）从里面激励我们。今天，我们里面越来越痛苦地意

识到，我们物质生活的富足是如何造成了我们灵性的贫乏的。并不是因为人的思

维功能或诗词表达能力中止了。正相反，实验科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知识

不断地得以传播。例如日本，她的经济发展速度简直令人目眩。然而，人的头脑

并非单单由知识所组成。一个人的人格乃是基于那形成一个人的品格的内心深

处。在人心深处，热情的火焰由此而出，道德的根基由此而立，爱情的花蕾由此

绽放；这里是英勇与奉献的泉源，这里是从我们有限的存在通向无限的大门，是

意识到那位永恒者的所在。

正是在这人格根基上，我们听到了赤贫、堕落与僵化的报怨之声。这种普

遍的抑郁状态解释了为什么叔本华（注：德国哲学家）的悲观主义被广泛接受，

这股令人窒息的西罗科风（注：地中海的热风）正在烧烤着人心。诚然，托尔斯

泰刻画出了品格的力量，但他的宗教与社会理论是对我们人类的精神堕落提出了

抗议。或许，尼采（注：德国哲学家）是在以亵渎的嘲笑在攻击我们，但他对“超

人”所提出的要求难道不是人心因着良心在精神上的憔悴而发出的痛苦、绝望的

吼声吗？社会民主不是别的，正是对现存秩序的巨大抗议。甚至连无政府主义和

虚无主义也清楚地表明，成千上万的人宁可要破坏与毁灭也不愿意继续承受目前

的这种巨大重压。《人民的颓废》一书的德国作者笔下所描写的未来不是别的，

就是堕落与社会毁灭。就连持重而理智的索尔兹伯里首相（当时的英国首相）最

近也谈论到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末日近了。多少次我们听到人们把我们今天的时代

与罗马帝国的黄金时期作比较；外面的生活辉煌灿烂令人耳晕、目眩，然而对整

个社会的诊断却得出无一例外的结论：腐烂到了骨子里。虽然年轻的美洲大地，

眼下的生活也比衰老的欧洲要健康些，但这一刻也不会让有头脑的人盲目乐观。

你们（美国）是不可与旧世界完全隔断任何联系的，因为你们也是人类中的一员，

毒素只有从一点进入一个体系，那么时间一到就必然会波及全体。

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人类社会是否靠自然进化从止前的

精神、灵性衰退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历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什么乐观



可言的。

印度、巴比伦、埃及、波斯、中国以及其它地方都曾有过高度的发展，但

接下去的都是精神上的衰败，她们中间没有一片土地靠着自己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过，所有这些国家至今为止都仍然停留在她们自己静止的精神状态中。唯有罗马

帝国例外，她那道德败坏、全面崩溃的黑夜很快就被新生活的曙光所冲破。这曙

光不是来自进化，乃是各各他十字架的照耀。上帝的基督出现了，当时濒临必然

毁灭的社会单单因着他的福音而得救。当中世纪的欧洲再次面临崩溃危胁时，又

经历了第二次死里复活，今天宗教改革各国的人民仍然能体会到此新生命的活

力。那一次也不是因为进化，而是通过同一个人心渴望的福音，并且福音的真理

被前所未有地自由宣告。面对今天已经出现了朽烂症状，看到了坟墓的生活，历

史给我们指出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死里逃生之路呢？第七世纪时，默罕穆德的确在

整个中东地区的尸骨中成功地搅动起了一股力量，他宣称自己是第二位弥赛亚，

甚至比基督都大。假如另外来的“基督”会超出伯利恒基督的荣耀的话，那么我

们就无疑地找到了根治道德败坏的处方。今天，有些人真的是在那里焦急等待什

么荣耀的“普世之灵”的光临，可以把生命活力注入各国动脉中去。但是，我们

为什么还在留恋这种偶像式的幻想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过上帝所赐的基督。

我们应当期待的是同一位？？他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到时候，他手上拿着审判的

簸箕，不是来进化我们被罪咒诅的生活，而是来宣告这个世界历史的结束。因此，

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要么就是基督再来近了，我们正在目击人类临终前的剧痛，要

么就是另一场为我们所预备的返老还童。若是这样，返老还童唯有靠那古旧然而

又是永远新鲜的福音，这福音曾当初和宗教改革之际两度将我们从死亡的威胁中

救活。

但是，未来最大的危险是今天已经患病的机体可悲地缺乏一颗愿意接受的

心，这是得有效医治不可或缺的。在希腊罗马世界里，的确存在着这种愿意接受

性，真理一到来，人心便打开、接受。宗教改革时期，人民大众渴望福音，因此

这种愿意接受的程度更高。现在身体已经贫血，毒素又进入了血液之中，但却无

心转向那唯一的有效医治。这次我们所面临的腐败与前两次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此。对承认、敬拜基督的邀请，不是报以嘲笑说：“这只能骗骗小孩和老太太”，

就是耸耸肩膀。眼下盛行的现代哲学自以为早就把基督教信仰远远地甩在了后



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什么使我们落到了目前的这

种地步？这对于作出正确的诊断从而进行有效治疗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从历史的

角度上看，今天的邪恶源于上十九世纪末的精神堕落，（注：这套演讲是在二十

世纪初）。毫无疑问，这一堕落至少在一定程式度上与许多教会不接受宗教改革

的传统有关。他们已经对与罗马天主教抗争厌倦了，在那里睡起觉来，让叶子和

花朵从它们的枝干上枯萎下来。他们忘记了自己对人类和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责

任，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对此详加讨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到了上一世纪末，

人们对生活的一般态度变成了枯燥乏味、凡事都习以为常而又无动于衷。那段时

期人们贪婪地沉溺于阅读就是一个证据。作为对这种状况，自然神论主义和无神

论主义哲学家们提出了他们的设想。先是在英国，但后来主要是法国的《百科从

书》派的人，他们把人的整个生活放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把万事现有的秩序整

个地颠倒了一下。他们以人的本性一直都是在未堕落败坏的状况之下为假设前

提，来重新观察世界。这是一个勇敢的理念，它唤醒了人们，撞击了人最高贵的

心弦，引来了回应。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用最危险的方式将此理念付诸于实践。

法国革命的这场大混乱不仅造成了政治上的动乱，而且引起了信仰上、理念上和

生活目的上的剧变。对此，有两点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从一个角度上说，法国

革命是在模仿加尔文主义，从另一个角度看，法国革命直接反对加尔文主义的原

则。我们不可忘记，这场大革命发生在一个罗马天主教国家，事情起于圣巴塞罗

缪惨案，就是政府撕毁南特法令（注：1598 年法王亨利四世在南特颁布的给予

抗罗宗的胡格诺派一定政治权利的法令），用集体屠杀的方式消灭了胡格诺派

（注：法国的加尔文主义抗罗宗基督徒）。在法国和其它许多罗马天主教国家的

这场镇压抗罗宗暴行之后，古代的专政暴政开始复辟。在这些国家里，宗教改革

的果子纷纷失落。这种对加尔文主义的歪曲模仿，鼓励，促使了用暴力来争得自

由，建立起一种虚假的民主制度，其实就是复辟专制暴政的序曲，（注：众所周

知，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拿破仑的独裁专制）。所以说，法国革命是

以暴易暴，用犯罪对待犯罪的方式在争取加尔文主义在各国所宣告的社会自由，

但加尔文主义完全是一种精神上、属灵上的运动。从一定角度上说，法国革命是

在执行上帝的审判，其结果连加尔文主义者都为此而喜乐，因为在圣巴塞罗缪惨



案中杀害科利尼将军（注：法国海军上将，胡格诺派领袖）的人在九月的马萨斯

谋杀中得了报应。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暴露出法国革命的目的是对加尔文主

义的自由理念的直接反对，出于对生活的深刻而严肃的理念，加尔文主义不仅加

强了社会与道德的联系，并使它们圣洁化；而法国革命则完全割断此两者的联系，

不仅将生活与教会脱离，也将生活与上帝的规条甚至与上帝本身脱离。于是，每

一个人便成了他自己的主人，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与他的美意而行。从此，生活

的列车在没有上帝神圣命令的轨道上加速向前驶去。如此，除了撞车毁灭之外还

能有什么结果？假如你去问一下今天的法国，她那场大革命的根本性理念结出了

什么样果子的话，除了整整一个世纪来种种肆无忌惮的恐怖之外，就是国家的衰

弱与社会道德的崩溃。外部，被莱茵河对岸的敌人所屈服；内部，被党派间的激

烈争斗所左右；先是巴拿马阴谋的丑闻，接着又是德雷福斯事件（注：著名的法

国军官，1894 年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终身监禁，激发起要求释放他的政治风

波）；黄色出版物充斥而使（国家）名誉扫地，经济倒退，人口负增长等等、等

等。家庭问题权威加？？尔博士说得好，利己主义与情欲给法国带来了婚姻和家

庭生活的破裂。男男女女们在违背自然的性犯罪里堕落。当然，我知道今天法国

仍有成千上万的家庭没有走这条路，他们为自己国家的道德败坏痛心疾首。而这

些人们正是拒绝法国革命的装腔作势的人们。另一方面那些在大革命中几乎沦为

野蛮堕落的人们则是从一开始就屈膝在伏尔泰脚下（注：法国启蒙思想家，有“法

国革命之父”之称）。

法国革命的这种放纵精神，这种狂暴的革命热情从法国传到了其它国家，

尤其是通过那些淫秽读物的传播。于是那些高贵的头脑们，特别是在德国。意识

到邪恶在法国所达到的程度之后，大胆地试图把这种诱惑人的、沦落的“从上帝

之下解放出来”的思想，在保持其基本概念的前提下，提升到一个高级点的形式

上来。这些一流的哲学家们，一步一步地为自己建造起一个世界来，为的是要给

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他们或者是以自然规律为依据，或者

是从自己的推测出发形成一种理想。有一阵子，这种努力看上去相当有把握。


